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静的校园再次充满生机。然而，在活力与朝气的背后，有一类事件却不容回避，那就是“校园欺凌”。近年来，“校园欺凌”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而就在前段时间，我市永吉县就出现了一起类似事件。本应阳光的校园，却因“欺凌”而屡陷阴霾，这不禁让人疑问：孩子究竟怎么了？教育又该做些什么呢？请听记者魏含冰采写的新闻评论 《直面“校园欺凌”：让成长远离伤害》。
********************************************************************************************
今年4月末，有网友爆料永吉县二十五中学出现校园暴力事件，一名学生被十一人围殴，受伤严重。随后，永吉县教育局发表处理报告，说明并非十一人打一人，而是四打一，当事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永吉县教育局安全办主任刘宝超：
【录音】因为这个孩子之间，之前在校园内就有矛盾，有矛盾呢也没有跟老师说，当天是约着上厕所再唠唠。
无独有偶，3月末，我省松原发生了一起更为恶劣的事件。当天，几段视频刷爆了很多网友的朋友圈，视频中一名女孩被多名女生和两名男生殴打，对此进行报道的《新文化报》记者邢阳介绍，事件的恶劣程度让人震惊：
【录音】确实是恶性程度很高的。首先有两个女孩在打，并且有社会的小男孩参与，然后，有一个拿棍子去打的，跪地上打耳光。
视频中，瘦弱的女孩反复下跪的情景，让人痛心疾首、触目惊心。因为通过网络传播，事件一度升温发酵，引发广泛关注。
根据“同语”——这家我国较早关注“校园欺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去年1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有超过75%的被调查者报告其所在校园发生过校园欺凌，而22.3%的学生曾直接遭受过同学的肢体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教育心理学硕士、冯特国际教育集团首席教师徐克云认为，“处罚不严”是此类事件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录音】打架这个行为在学校的校规校纪里面，它的处理其实也没那么严厉，导致这些违反校规校纪的孩子，他们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老师对于霸凌的孩子，对他的约束性也是很少的。
吉林市松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项一表示，法律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有所限制：
【录音】由于未成年人的心智上、心理上并不成熟，所以刑法就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做了限制，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其行为触犯哪一种犯罪，均不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博士、《中国青年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刘向宁表示，目前，法律上，缺少对此类问题少年处罚的强制性和针对性：
【录音】想去惩戒、去教育这帮孩子，发现法律上面很不完善，或者说拿不出更有效、更令人满意的一些措施来，比如说少年审判制度、工读学校。
除了惩戒上的乏力之外，在欺凌事件中，受害学生的维权行为似乎也很被动，《新文化报》记者邢阳：
【录音】她没有求助，出了这种事儿之后吧，她是去她姑姑家，跟老师请假说肚子疼，说身体不舒服，然后，跟她姑姑也说的是身体不舒服，晚上回家之后呢，也没有跟家长说这个事儿。
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委员会心理矫治专家康悦分析，受害学生具有共性：
【录音】第一，她们天生内向，内倾型人格。本身就胆小，她受了很多伤害她都不说，她不会去求助，一旦发现的时候，事情已经恶化到不可收拾了。那么，第二点，从客观上讲，你发现这些孩子，她们的家庭背景都非常的落魄，她们本身就是弱势个体，能帮她们争取什么利益？她们整个家庭都是很脆弱的。
面对伤害，学生无力回击，一味“逃避”，而学校也往往选择“回避”，息事宁人。永吉县二十五中学校长刘春生： 
【录音】我们不想再提这事，这事已经，好不容易已经平息了。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刘向宁博士指出，正是学校的暧昧态度，为此类事件中，受伤学生的“维权之难”埋下伏笔：
【录音】学校也遮遮掩掩，怕影响自己学校的声誉，大事化小事，小事化了，这样弄得孩子们就更不敢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采访中，很多学生也表示，“自己解决”是他们处理这类矛盾的主要方式：
原吉化二中学生李鹏：
【录音】初中时候，一般都是谁找老师谁就认怂了，总会说他，说那小孩儿有事儿就告老师，告密那种，大家都不喜欢他，会孤立他。
原吉化一中学生王光宗：
【录音】受欺负了呢要不就欺负回去，要不然就挺着，很少告老师，因为觉得吧，说了也没什么用。
    “独自承担”、“以暴制暴”，这似乎让校园成为了弱肉强食的江湖场所。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对学生、对社会，或许都是一种无法承受之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柳海民曾提出：“被霸凌者采取以暴制暴的形式进行反抗的行为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今年4月27号，发生在陕西米脂的学生伤亡事件，正是这一结论的最新注脚：
【录音】“新闻这一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陕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受伤的消息。昨天晚上六点十分，陕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的学生在放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造成19名学生受伤，这其中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人。经过初步审讯得知，犯罪嫌疑人交代，在米脂三中上学的时候，受到同学的欺负，于是怀恨在心，便产生了持刀杀人的念头。
就此，《中国青年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刘向宁博士认为，在处理校园欺凌问题上，必须有危机意识：
【录音】用其他更专业化的手段，比如说社工、心里咨询、社区矫正、介入他的家庭，能具有更强的教育效果。
同样，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委员会心理矫治专家康悦认为，正是因为忽视了欺凌事件当事双方深层的心理问题，才导致更多的社会隐患：
【录音】施暴者他是已经被深深地伤害过，他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其实，这部分施暴的孩子，他知道这样不对，但他控制不了。然后，被霸凌的、被欺负的这个孩子，他的受害并不仅仅存在于校园，他在校园当中能成为一个弱者，那肯定在他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当中，也存在很多的隐患。他们双方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校园欺凌不仅仅限于肢体上，还包括言语欺凌，如羞辱、嘲笑；关系欺凌，如排挤、孤立；网络欺凌，如造谣等等。甚至，当事双方也不仅限于学生，还包括老师或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欺凌。
直面“校园欺凌”，国家层面的措施不断出台。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整治的通知》，今年3月，教育部官网发布《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
不过，“校园欺凌”仍旧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今年5月末，江苏省检察机关通报，自201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校园欺凌案件233件，630人涉嫌校园欺凌被起诉，近几年，校园欺凌犯罪案件每年以超过30%的比例攀升。
就此，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委员会心理矫治专家康悦认为，除了家庭的问题和责任之外，学校的责任不容忽视：
【录音】不客气地讲，每一个校园霸凌的孩子，首先，他的第一个伤害来自于家庭，他的第二个伤害肯定是来自于校方的，学校脱不了干系。如果他的这个老师的能力足够，老师的心智足够强大，也足够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话，这个校园霸凌不会那么严重，这个学生不至于沦陷到那么严重的程度，那只能还是说，他的教育能力不够，教育智慧是达不到的。
而面对学生，很多一线老师也很矛盾。北京师范大学发展教育心理学硕士、冯特国际教育集团首席教师徐克云表示，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教育观念已经不合时宜：
【录音】现在的家长投诉老师“说话严厉”了，还没怎么样孩子呢，家长就说“打孩子”、“骂孩子”，所以，这些年，教育界也一直在对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行为规范边界在哪里，他也很困惑。
[bookmark: _GoBack]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关注“校园欺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同语”的调查显示，“初中生”往往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高发群体，其发生率超过高中生近一倍。就此，冯特国际教育集团首席教师徐克云认为，不仅仅是老师的教学智慧和方法值得探讨，教育环境是否做到了对学生身心的滋养，同样值得重视：
【录音】应试的大环境导致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进行人际交往。怎么样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一块，在应试教育的大潮下，把他们的玩耍的时间、社交的时间挤跑了。他没有更多的、更灵活的处理人际的问题的（方法），或者达成自己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这种能力，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是剥夺了的。因为孩子就是在跟小伙伴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去领悟、去感受、去体验、去成长的。
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委员会心理矫治专家康悦提示，初中生处于人格发展的最关键阶段，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录音】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是及其特殊的，他会有内心冲突的纠结，甚至是大爆发，他不知道如何合理地去克服，或者说是去解决这种关系。他可能会出现一个人生观的模糊，一个价值观取舍的不当，还会出现他的整个三观的失控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轻视”别人。每一个欺凌的背后都是“轻视”，这种“轻视”慢慢就会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校园欺凌”事件。
 直面“校园欺凌”，我们看到，在青春的纯真与美好背后，或许是被忽略的个体的挣扎与隐忍，是被学业和成绩所掩盖的人格成长的遗失与缺憾，对此，在国外生活多年，关注青少年教育的法籍华人郑艾黎感触颇深：
【录音】他们这个教育体制是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很注重基础教育方面的灌输，而是对于素质的培养，还有一些品德的一些教育比较侧重。整个教育体系不是一个竞争体系，考试呢也没有排名，也没有一些所谓的“优等生”、“差等生”。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视，在初中、高中，甚至是心理医生对每一个孩子不同的问题，进行帮助，甚至是治疗。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者谭五昌教授表示，校园不仅仅是学生被教授知识的场所，更是学生不断成长、逐步认知社会、养成健全人格的环境，直面“校园欺凌”，学校教育需要回归育人成长、人格养成的本质：
【录音】不能只重“教”啊，就是考试分数这一块，同时，还要在人格啊、道德情操啊、审美教育这一块，要加大力度。培养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而不是只是一台人工的机器。不是说这个孩子智商好、会做题、会考试，但是，实际上，做人方面啊，人格的心理素质这方面，可能是低分，这样培养的人才是不合格的。
其实，“人格发展”与“学业成绩”并不矛盾，尤其是在处理“校园欺凌”方面，也并不缺少成功的典范。2015年，陕西省安康市高新中学成立了全国首家校园反霸凌中心，这个曾经因为留守儿童，导致校园问题频发的学校，在此后的三年里，不仅没有发生一起欺凌事件，而且，通过系统的人格养成教育，激发学生内驱力，学生的学习成绩稳步提高。高新中学校园反霸凌中心主任赵璇：
【录音】建校之初啊，我们就提出了大爱教育。这个爱呢，不仅仅是老师爱学生，学生呢爱戴你的老师，同时呢，最重要的我们学生首先要爱自己，你要爱别人的前提，首先你要爱自己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将我们的生命教育、感恩教育啊结合了，尤其是我们的生命教育，学生的内驱力被我们充分调动，我们的学生他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学习的，学生的成绩肯定是提高，而不是削弱的。
就在我们节目采制当中，8月2号，陕西高院裁定：同意米脂“4·27”杀故意杀人案凶手死刑判决。8月3号，吉林省发布《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显然，在孩子人格逐渐成熟、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怎样处理矛盾与冲突，怎样认识自身与他人，怎样养成高尚而善良的品行，需要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引导、社会的关注。而我们所寻求的，应该并不仅仅是一套严厉而全面的法律、规范与制度，而是更应该回到生命与成长的本质，让尊重、宽容与爱心成为一切的起点。只有这样，那些陷入欺凌的孩子，才不会在角落里独自修补破损的心灵。而当我们追问：“校园为何少了‘阳光’？为何有了‘阴霾’？”的时候，更希望这样的追问能够遍及每一位公民：我们是否保持了热情和警惕？我们的选择是否影响或改变了环境？我们的教育是从生命、从成长、从幸福出发了吗？
感谢收听本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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